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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种异质文明的影响往往

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递才能成功。 《黔之驴》

的具体故事形态虽与天竺原典有多处承

合影似，但细加比较仍有明显差别。 再说，

柳宗元未习梵文音义之学，他不可能去直

接接触没有翻入中土的原典故事形态，更

有可能他掌握到的是一个汉译佛经故事

的文本。 其情节构成要比天竺原典的记载

更靠近《黔之驴》的样子，并在古印度传说

与柳宗元《黔之驴》之间起着中介和传导

的作用。

文汇读书周报：沿着季羡林先生的思

路继续探索，您确定找到了上面所说的这

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吗？

陈允吉：是的，为寻找这一起中介和

传导作用的故事记载， 让我耗费漫长时

日，最后在藏经中找到西晋沙门法炬翻译

的《佛说群牛譬经》一卷，其中就讲了一个

有关驴的故事：

譬如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

草食，饮清凉水。 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此

诸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草食，

饮清凉水。 我今亦可效彼，择软草食，饮清

凉水。 时彼驴，入群牛中，前脚跑土，触娆

彼群牛， 亦效群牛鸣吼， 然不能改其声：

“我亦是牛，我亦是牛！ ”然彼群牛，以角觝

杀，而舍之去。

此中驴是故事主角 ， 牛仅起陪衬作

用，其与《五卷书》等故事集记载之传说有

某种亲缘关系。 但因传播之地、时不同，它

的具体形态已发生了较多偏离 ， 但在取

材、主题及主干情节等方面，还保留着它

承受自母胎的显著痕迹。

当然，《群牛譬经》的故事情节与其母

体有所差别，但拿这些差别来和《黔之驴》

相对照，恰好就成为它与《黔之驴》之间的

相似点。 一、两者均属纯粹动物寓言，驴都

是被动物角色结果了性命；二、两篇寓言

中的驴扮演庞然大物，都是因为缺乏自知

之明；三、两篇之中的驴丢掉性命，均与踢

了对方一脚相关；四、两者结尾对事态的

描摹如出一辙。 综合以上数点研究，可知

《佛说群牛譬经》这一汉译佛典寓言，不但

由于经过翻译消除了语言障碍而易为柳

宗元所阅读，其多数地方与《黔之驴》的相

似重合也比天竺原典的记载要更进一步。

足见《群牛譬经》确实充当了一个中介、传

导因素，其文本藉沙门法炬之翻译而在中

华得到流传，越数百年后终于促成了一篇

中国寓言杰作的诞生。 柳宗元撰作《黔之

驴》这个寓言故事，与其说是对天竺原典

的遥远仿袭，还不如说是受了《群牛譬经》

译文直接的启发影响。

文汇读书周报：怎么知道柳宗元一定看

过《佛说群牛譬经》呢，您有确凿的证据吗？

陈允吉：柳宗元的确看到过 《佛说群

牛譬经》。 这从他文集里就能找到有力的

旁证。 柳集有《牛赋》一篇，两个角色同样

是驴和牛，其原经译文云：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

处所。 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

入轻举。 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

闻者惊辟。

此赋之写作年代与 《黔之驴 》大略相

当，同为柳宗元贬斥永州精神上受到极度

压抑的产物， 两者不仅角色配置相同，连

爱憎褒贬和审美评价亦完全一致，且多处

细节描绘殊相仿佛。 如《牛赋》中所谓的

“怒则奋踯”，即《黔之驴》写的“驴不胜怒，

蹄之”；而《黔之驴》有关“驴一鸣，虎大骇

远遁”的描述，与《牛赋》“当道长鸣，闻者

惊辟”事状亦宛然相似。 我们有充分理由

肯定《牛赋》与《黔之驴》两篇系同出于作

者遭贬永州时期读了《群牛譬经》后写出

的姊妹篇。 《佛说群牛譬经》乃是柳宗元创

作《黔之驴》时所依据的主要蓝本。

当然，前面提到的《百喻经 》中的 《搆

驴乳喻 》对 《黔之驴 》的开头部分也有影

响。 两个寓言均围绕着驴来展开，而驴的

对方产生的一切误会亦都是因为角色生

在偏僻之地“不识于驴”。 相似的行为出于

相同的原因，故事的笑料总离不开一条外

来的驴。 要说这里面的传递影响之痕迹，

那是最清楚不过了。

文汇读书周报：您所获得的这些认知

同季先生讨论过没有，是否得到了他本人

的认可？

陈允吉： 经较长时间酝酿和梳理，我

将上述这些认知汇总起来，开始撰写 《柳

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

渊源和由来》一文，进度异常缓慢。 其间曾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过口头报告，书面文

字则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

文史论丛》第四十六辑。 考虑兹文之撰写，

完全是在季羡林先生学术成果的启导下

进行的，约在 1991 年春夏间，我将刊载该

文的那册《中华文史论丛》邮寄给季先生，

附信恳请他赐教指正， 唯心中尚不免悚

惶，生怕论文的什么地方讲了外行话。

过些时候就接到季老的复信：

允吉同志：

你的信和文章早已收到，但因我年老

事繁，头绪过多，稍一疏忽，即易遗忘。 所

以到现在才写覆信，实在抱歉，务望原谅。

事实上，在《中华文史论丛》的广告一

在报纸上出现，我就注意到大作，不意竟

蒙赐寄，实为雪中送炭之举，非常感激。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搜集材

料并不多，只是心有所感，立即命笔，后来

也没有在这方面再继续进行探索。 现读大

作，材料丰富，论证明确，甚佩甚佩。 我那

篇短文，同大作一比，真如小巫之大巫了。

中印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交流影

响，我们所知还相当少，在这方面还大有

可为 ，光是 《太平广记 》中就能够找到不

少。 如果熟读佛经，再深入搜诸中国民间

文学，必将有众多巨大发现，可以断言。

你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很感

兴趣，只是搜求不易，如有多余副本，能赐

寄一些，将感激无量矣。

即祝

近安

季羡林

1991.7.10

来信请寄北大东语系

季先生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让我心

里感到踏实一些，他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

恢宏大度，以及对晚辈、后学的亲切关怀，

尤其令我敬佩折服，刚好此时我手头还有

几本三年前出版的拙作 《唐音佛教辨思

录》，就遵照先生的嘱咐寄了一本给他，不

久又收到他的来信：

允吉同志：

来信和大著均已收到，谢谢！

我那篇关于《黔之驴》的短文，至多只

不过是材料搜集，没有多少理论。 你的文

章则是体大思精， 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

界。 你对我那篇短文评价过高，愧不敢当。

我读了《唐音佛教辨思录 》中的第一

篇谈王维“雪中芭蕉”的文章，立刻灵机一

动，想到《歌德谈话录》中歌德的意见，觉

得很有意义，动手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

《“高于自然”与“咏物言志”》。 发表后当寄

上请教。

集中其他文章还没有来得及细读。 我

相信，读了以后，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启发。

再一次致谢。

即祝

暑安

季羡林

1991.7.27

文汇读书周报：今年适逢季羡林先生

逝世十周年，能简单地谈谈您对季先生为

人为学的感想吗？

陈允吉： 季羡林先生是当代哲人、学

林巨擘， 他探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全

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审定新疆出

土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戏剧《弥勒会见记》，

考溯蔗糖制作技术的驿递与东传，悉皆通

津梵汉，放眼亚欧，阐绎真知，起承绝学。

其所撰《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这

篇文章， 为一极具原创精神的开拓性论

作， 至于我跟随其后所做的一些搜寻，无

非是沿着他的轨辙稍微作点延伸而已。 如

果没有他高瞻远瞩指点通径，我们对这些

事情恐怕至今尚处于罔然无知之中。 光阴

如白驹过隙，弹指之间又过了 30 年，先生

已在 2009 年 7 月离世，伊人告殁，率土衔

悲。 眼前我亦步入耄耋之年，颓龄缅思往

事，犹常为此感动不已，谨将这段笔墨因

缘讲述出来，藉其彰显前辈师长的行谊风

范，以纪念季先生逝世十周年。

文学评奖忆故人
■金圣华

1998 年出世的孩子———香

港中文大学主办的 “全球华文青

年文学奖”， 今年 21 岁了。 回想

21 年前，刚刚筹划第一届文学奖

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泥足深陷，

寸步难行。

当年， 赤手空拳独自一人去

筹募经费，当然是一大问题，最困

难的还在如何激励全球在校的大

学生去创作去投稿。刚开始时，身

为筹委会主席， 我不由得心情忐

忑，惶惶不安，虽出尽全力，拼命

推广，仍唯恐发出去的讯息，得不

到半点回响；到截稿期近，征文文

稿终于如雪片般飞来 （那时不设

网上投稿 ， 稿件仍然是用邮寄

的），看到大大小小的信封，多姿

多彩的邮票， 深深浅浅的字迹自

世界各地蜂拥而至， 的确深感振

奋，激动不已，期盼过程中的患得

患失和心情起落，早已不复介怀。

第一届文学奖于 1998 年启

动，2000 年颁奖，前后历时三年，

时光飞逝， 当年筹划过程中一些

感人的片段却点滴在心头， 久久

难以忘怀。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

然是阵容强劲，有“九大行星”之

称的终审评判， 包括小说组的白

先勇、王蒙、齐邦媛，散文组的林

文月、余秋雨、柯灵，翻译组的余

光中、杨宪益、高克毅（笔名乔志

高）。 这样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海

内外文坛译坛上的精英翘楚，绝

对是可一而不可再的。

高克毅先生在文学奖推出

时，曾经大力支持。这位住在美国

弗罗里达州冬园市的翻译大家，

不但为翻译组精心出题， 而且在

2000 年第一届颁奖典礼举行时，

偕夫人远道自美东来香港出席。

那一年， 他已经高龄八十有八了

（俗称米寿），从美东到香港，如果

直航，要花上十七八个小时，这哪

里是一个耄耋老人可以轻易对付

的行程？ 于是，两老为了文学奖，

只好先到加州略事休息， 再继续

旅程，就像候鸟一般，在漫漫长途

中先找一块栖息之地， 再展翅飞

翔。不但如此，他们还为我手提一

块彩色玻璃的饰物， 这件礼物真

是“琉璃易碎”携带难，为的只是

我年前在冬园访问期间， 曾经于

美术馆中对此璀璨夺目的物品投

过一丝欣赏的眼光。 20 年后，念

及老人沿途的劳累与艰辛， 待人

的温厚与体贴， 真是既于心不忍

又感激不尽！

高先生的人品学问素为白先

勇所敬重，因为他的推介，白先勇

答应出任文学奖小说组终审评

判， 并且在刚接受完心脏大手术

后，就“奋不顾身”从加州来到中

文大学出席颁奖典礼， 成为激励

青年学子用中文创作的推动力。

此后我和白先勇相知相交， 喜结

“牡丹缘”， 都是拜高先生当年穿

针引线所赐。

另一位常系心中的是杨宪益

先生。 1998 年文学奖刚刚推出之

时，邀约杨宪益出任终审评判，杨

老（他喜欢我们叫他小杨）还兴致

勃勃地接受，并一口答应到 2000

年颁奖典礼时跟夫人戴乃迭一起

前来出席， 谁知道 1999 年 11 月

18 日乃迭骤然去世，杨老痛失爱

侣，哀伤莫名，所受打击之大实在

是难以言喻。 记得不久后我还特

地去北京探访杨老， 游说他前来

香港出席盛典， 说什么要收拾情

怀，要多见老友多散心等等，可是

他怎么也提不起劲来。 望着空荡

荡、冷飕飕的公寓，形单影只、寂

寞无告的老人， 当时的我似乎还

不太真正明白他心底的痛楚与煎

熬，直至多年后自己丧失良伴，才

体会到“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

途失健翎”的戚恸！

最感念的是余光中先生 ，他

不但热烈推动文学奖， 还积极出

席盛典，一连几届，从不缺席，直

至他于 2016 年不慎摔倒，才不得

不退出评审工作。 余先生更是文

学奖的活水源头， 在他七秩华诞

的盛宴上， 认识了实业家刘尚俭

先生，由于刘先生的慷慨捐助，才

使得第一届文学奖能够顺利推

出。 如今余光中先生已经飘然仙

去了，颁奖礼上，再也看不到他的

慈颜与笑容。 当年文学奖诞生时

倘若没有先生的助产， 怎可能有

今日茁壮成长的盛况？因此，第七

届文学奖是特别以 “向余光中先

生致敬”为主题而开展的。

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历经 21

年的漫长时光，能坚持参与，始终

不渝的同事，大有人在，尤其是第

一届筹委会的郑宗义教授与何杏

枫教授， 如今依然为文学奖尽心

尽力， 何教授更担任第四届迄今

的筹委会主席。在此，祝愿文学奖

就像个活力充沛的年轻人， 迈开

脚步，好好走下去！

首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左起：李景端、余光中、

高克毅、金圣华。 右起：林文月、齐邦媛、白先勇。


